
明中叶后人物传记的撰写与传钞:
以张中为例

谢忠志

一　 前言

如果说明代是个史学发达的时期ꎬ 这与明中后期 “野史” 的蓬勃发展

不无关连ꎬ 才让明代史学充满丰富多元ꎮ 我们言及的 “野史”ꎬ 是相对于

正史而言ꎬ 意味不属于官方史籍者ꎬ 均可以被纳入野史的范畴中ꎬ 所以范

围广泛、 类型众多ꎮ 即使今人编纂 “野史集成”ꎬ 也很难准确将它们从史

部、 子部中析离ꎬ 并加以分门别类ꎮ 若以四部的分类法ꎬ 野史属于史部杂

史类ꎬ 至于笔记小说则属于子部杂家、 小说家类ꎬ 有学者可以 “稗史” 概

括ꎬ 并主张小说家多以漫笔、 杂记、 笔谈与丛谈等为书名ꎮ① 但诚如前言ꎬ

明代的野史内容庞杂、 种类繁多与体例不一ꎬ 书名不拘一格ꎬ 实难加以统

整ꎮ 但这是明代史学最特别、 最值得被提出来的地方ꎮ

史以记事纂言ꎮ 明初以来ꎬ 历史诠释权在官方ꎬ 所以记载政治人物的

言行为主ꎬ 重视人物在历史发展的关键ꎬ 强调训诫与伦常作用ꎮ 但自正德

时期以后ꎬ 明代文士开始流行记录新闻与传钞史事ꎬ 除想赓续明初以来的

史学记载ꎬ 也开始扩大记录内容ꎬ 举凡光怪陆离之事、 明初禁忌的人物与

话题等ꎬ 都成为抄录的素材ꎮ 虽然有些人仅是搜罗与传钞ꎬ 但更多人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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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补阙人物生平ꎬ 考证历史事实ꎬ 造成杂史、 笔记小说与人物传记等书籍

流行ꎮ 其中ꎬ 对张中生平的书写ꎬ 恰能反映这时期史学发展的意义与

价值ꎮ

«明史» 虽有 «张中传»ꎬ 但无论明朝或今时多知 “铁冠道人”ꎬ 其人

反不如名号响亮ꎮ 随着金庸 (查良镛ꎬ １９２４—２０１８) 武侠小说的风靡一

时ꎬ 世人才留意到他的身影ꎮ «倚天屠龙记» 一书中ꎬ 金庸是以如此方式

介绍铁冠道人的出场:

只听说不得道: “铁冠道兄ꎬ 咱们找找韦兄去ꎬ 我怕他出了甚么

乱子ꎮ” 铁冠道人道: “青翼蝠王机警聪明ꎬ 武功卓绝ꎬ 会有甚么乱

子ꎮ” 说不得道: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ꎮ” 忽听得一个声音从底下山谷

中传了上来ꎬ 叫着: “说不得臭和尚ꎬ 铁冠老杂毛ꎬ 快来帮个忙ꎬ 糟

糕之极了ꎬ 糟糕之极了ꎮ” 说不得和铁冠道人齐声惊道: “是周颠ꎬ 他

甚么事情糟糕?” 说不得又道: “他好像受了伤ꎬ 怎地说话中气如此

弱?” 不等铁冠道人答话ꎬ 背了张无忌便往下跃去ꎮ 铁冠道人跟在后

面ꎬ 忽道: “啊! 周颠负着甚么人? 是韦一笑!” 􀆺􀆺只听说不得沉着

嗓子道: “小子ꎬ 我跟你说ꎬ 我是 ‘布袋和尚说不得’ꎬ 后面那人是铁

冠道人张中ꎬ 下面说话的是周颠ꎮ 我们三个ꎬ 再加上冷面先生冷谦ꎬ

彭莹玉彭和尚ꎬ 是明教的五散人ꎮ 你知道明教吗?” 张无忌道: “知

道ꎮ 原来大师也是明教中人ꎮ” 说不得道: “我和冷谦不大爱杀人ꎬ 铁

冠道人、 周颠、 彭和尚他们ꎬ 却是素来杀人不眨眼的ꎮ 他们倘若知道

你藏在我这乾坤一气袋中ꎬ 随随便便的给你一下子ꎬ 你就变成一团

肉泥ꎮ”①

故事描述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光明顶一役时ꎬ 说不得和尚为保全主人翁张无

忌安危ꎬ 将其置入乾坤一气袋内ꎮ 透过他人言谈ꎬ 藉以刻画人物形象ꎬ 是

文学常见的表达方式ꎬ 因此金庸藉由说不得之口ꎬ 带出铁冠道人ꎬ 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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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为 “杀人不眨眼” 的武功高强人士ꎮ

前述引文ꎬ 提及铁冠道人张中归属 “五散人”ꎬ 明教里位阶甚高ꎮ 五

散人虽为金庸虚构ꎬ 但五个人物中ꎬ 除布袋和尚说不得为杜撰之外ꎬ 张

中、 冷谦、 彭莹玉与周颠等四人均为史实人物ꎮ 不仅如此ꎬ 金庸还巧妙的

把韩山童 (? —１３５１)、 韩林儿 (１３４０—１３６６)、 朱元璋 (１３２８—１３９８) 与

常遇春 (１３３０—１３６９) 等人ꎬ 融入于小说里ꎬ 使得轶事难辨真假ꎮ

元末时期群雄并起ꎬ 张中因擅长太极数学ꎬ 被举荐给朱元璋ꎬ 由于成

功预言陈友谅 (１３２０—１３６３) 败亡而受到重用ꎮ 但明朝立国后ꎬ 张中却隐

居钟山ꎬ 尔后不知所踪ꎮ 宋濂 (１３１０—１３８１) 对此啧啧称奇ꎬ 在太祖要求

下撰写 «张中传»ꎬ 成为目前了解其生平最重要的张本ꎮ 张中以道术名扬

青史ꎬ 而让史家、 小说家有着力点加以渲染ꎬ 不仅将其与刘基 (１３１１—

１３７５)、 周颠与张三丰 (１２４７—１４５８) 等人同列ꎬ 且加油添醋的载记其预

言蓝玉 (? —１３９３) 叛变、 朱棣 (１３６０—１４２４) 夺嫡等事件ꎬ 张中因此被

升格为神仙ꎬ 甚至有 «缺饼歌» «铁冠数» 等文传世ꎬ 成为后人茶余饭后

的热门话题ꎮ 因而ꎬ 本文透过考察张中在明代前、 后期的生平记载之别ꎬ

了解其事迹在明中后期不断累积的原因ꎬ 以并以张中相关记载为例ꎬ 思考

明人撰写传记的原因与价值ꎮ

二　 “神龙见首不见尾” 的张中

如要了解张中生平与事迹ꎬ 其张本均来自于宋濂一文ꎮ 宋濂以七百余

字撰写 «张中传»ꎬ 是明朝最早、 最完整且最具可信度的史载ꎬ① 从本文的

“附表: 明朝至清乾隆时期 (１３６８—１７９９) 记载张中事迹典籍表” (以下简

称 “张中事迹典籍表”) 来看亦如是ꎮ 略晚修纂成书的 «太祖实录»ꎬ 张

中事迹仅被记录在卷十三的 “癸卯年八月壬戌条”ꎬ 也就是元至正二十三

年 (１３６３) 八月ꎮ② «太祖实录» 透过朱元璋、 陈友谅的 “鄱阳湖之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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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张中之口ꎬ 证实击溃 “汉军”ꎬ 陈友谅败亡的收场ꎮ «实录» 在此条文

末ꎬ 特别以逾四百字简述张中生平ꎬ 若含前述 “恭贺陈友谅败亡” 的始

末ꎬ 则约有六百余字ꎬ 但内容仍不出于宋濂 «张中传»ꎮ

如以讨论宋濂 «张中传» 书写内容ꎬ 可分三小段说明: 前两段讲述张

中从年少遭遇、 初试啼声到崭露头角的经过ꎬ 最后一段则是宋濂以主观角

度ꎬ 说明张中术数的奥妙与撰写传记的用意: 文中道出张中字景华ꎬ 为江

西临川人ꎬ 生年不详ꎬ 对其家庭背景一无所悉ꎮ 文中说明年少习儒ꎬ 因未

能考取进士ꎬ 纵情于江右诸郡山水ꎬ 遇一异人ꎬ 传授太极数学而改变一

生ꎮ 元末避乱ꎬ 归隐幕府山ꎬ 却常至城市与人讨论避兵良方ꎮ 从 “从者

吉ꎬ 违者凶” 来看ꎬ 张中能教人趋吉避凶ꎬ 显见道行已有一定能力ꎮ

宋濂在张中 “生平功绩” 上着墨最

多ꎬ 这与时局有关ꎮ 元末时期群雄竞

逐ꎬ 陈友谅、 张士诚 (１３２１—１３６７)、

方国珍 (１３１９—１３７４) 等人势力强大ꎬ

朱元璋求才若渴ꎬ 在得到刘基、 宋濂

等人襄助后ꎬ 实力已不容小觑ꎮ 在刘

基建议下ꎬ 拟定 “先汉后周” 的战略

方针ꎬ 决定先攻陈友谅势力ꎬ① 此一决

定ꎬ 也成为张中崛起的关键ꎮ 至正二

十二年 (１３６２) 正月ꎬ 朱元璋势力进

入江西ꎬ 在邓愈 (１３３７—１３７７) 等人

协助下取得洪都 (南昌)ꎬ 并占领江

州、 南康、 建昌、 抚州等地区ꎬ 与陈友谅势力持续抗衡ꎮ 朱元璋十分信任

邓愈ꎬ 任命为江西行省参政ꎬ 并以降将祝宗、 康泰为其部从ꎮ② 朱元璋正

值用人之际ꎬ 张中为江右人士ꎬ 邓愈因而举荐ꎮ

“预知未然” 是道家术士的重要能力ꎬ 意谓准确预言、 减少变数与防

患未形ꎬ 将伤害与影响降至最低ꎮ 虽有地缘关系与邓愈背书ꎬ 但朱元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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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初出茅庐” 的张中仍颇有疑虑ꎮ 由于兵不血刃就取得南昌ꎬ 张中第一

个考验ꎬ 即是朱元璋询问地方百姓是否能因此休养生息? 张中对言: “旦
夕此地当流血ꎬ 庐舍焚毁殆尽ꎬ 铁柱观亦化为灰烬ꎮ”① 后发生康泰叛变ꎬ
自此张中宠遇有加ꎮ 张中同时示警ꎬ 需提防朝中大臣叛变ꎮ 七月ꎬ 果然爆

发平章邵荣 (? —１３６２)、 参政赵继祖反叛ꎬ 二人相继伏诛ꎬ 如张中所

料ꎮ② 来年五月ꎬ 朱元璋前往覆舟山 (九华山) 祭拜山川神祇ꎬ 也垂询张

中此行吉凶状况ꎬ 显见张中能力逐渐受到朱元璋器重ꎮ
«张中传» 与 «太祖实录» 描写最精彩的地方ꎬ 均在张中如何协助朱

元璋大军脱险ꎬ 并在鄱阳湖打赢陈友谅一役ꎮ «太祖实录» 甚至搜录一段

未载于 «张中传» 的事迹:

及友谅复围南昌ꎬ 上忽得异梦ꎬ 命占之ꎬ 曰: “当于咽喉中用

力ꎮ” 遇夜烧灯ꎬ 花蓓蕾可爱ꎬ 铁冠适在旁ꎬ 遽剪之ꎬ 左右唶曰: “嘉
兆可惜ꎮ” 铁冠曰: “宜亟援江西ꎮ” 后三日ꎬ 报果至ꎮ③

«张中传» 仅以 “伪汉陈友谅围我豫章ꎬ 三月不解” 十三字带过ꎬ «太祖

实录» 的记载ꎬ 则较能彰显张中术数非凡ꎮ
根据宋濂记载ꎬ 至正二十三年 (１３６３) 四月ꎬ 陈友谅率大军围攻洪都

城ꎬ 却遭到洪都守军坚守近三个月ꎬ 直至朱元璋驰兵襄助ꎬ 并以张中随

行ꎮ 张中此行甚为重要ꎬ 如船只无风不能前行ꎬ 便以 «洞玄法» 祭坛求

风ꎻ 常遇春孤舟深入反被敌军包围时ꎬ 张中透过占卜要军士宽心ꎬ 质言

“亥时当出” 以安定军心ꎮ 朱元璋出兵之际ꎬ 曾问张中状况ꎬ 张中回答:
“五十日当大胜ꎬ 亥子之日获其首领ꎮ” 从出发援助南昌ꎬ 到陈友谅中流矢

身亡而投降ꎬ 共计五十日ꎬ 人称张中 “占验奇中”ꎬ 即是与此五十日的计

算日数差别有关ꎮ 张中的卜筮结果ꎬ 常出人意料的与预测吻合ꎬ 但旁人却

难解其精妙ꎮ «明史» 则以 “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ꎬ 浅见尠闻不足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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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ꎬ 而将张中与袁珙 (１３３５—１４１０) 同列ꎮ①

宋濂在文末以 “论赞” 说明他与张中实为旧识ꎬ 称其 “阳狂玩世”

者ꎬ 并于至正二十四年 (１３６４) 亲眼见识张中术数的奇幻之处ꎮ 宋濂提及

撰写传记之因ꎬ 系承朱元璋之命ꎬ 史事则取材于朱元璋 “亲疏十事” 及宋

濂本身见闻ꎮ 宋濂 «张中传» 因记载丰富、 详细ꎬ 为日后明人写史取材的

重要蓝本ꎮ 虽为当代人记当代事ꎬ 且资料来自朱元璋及宋濂等人见闻ꎬ 为

单一史源ꎬ 但宋濂为文学巨擘ꎬ 曾奉命主修 «元史»ꎬ 其撰述可信度高ꎮ

而 «张中传» 虽名为 “传”ꎬ 但实际上只有记载张中在壬寅、 癸卯与

甲辰三年 (至正二十二至二十四年ꎬ １３６２—１３６４) 的事迹ꎬ 当时的朱元璋

甚至还未建立明朝ꎬ 张中在至正二十五年 (１３６５) 后的活动一无所悉ꎮ 虽

不知宋濂撰写张中传记的年份ꎬ 但从宋濂于洪武十年 (１３７７) 致仕推论ꎬ

无论张中仕隐ꎬ 应有事迹可供撰写ꎬ 何以宋濂只字不提? 文中亦不交代张

中从何而来、 究竟往来哪去? 成为此文记述上的空白ꎮ 成为日后明代文人

兴致勃勃ꎬ 乐于探讨且亟欲补阙的人物ꎮ

三　 温故知新的 “铁冠道人”

明代早期的内外朝野ꎬ 对早先群雄割据、 继承大统与建国取号等议

题ꎬ 多噤声不提ꎮ 直到正德、 嘉靖以后ꎬ 中央控制力薄弱ꎬ 法网渐疎ꎬ 加

上当时文士乐于记录、 考究史事ꎬ 使得私人记事著史的盛况空前ꎮ 士庶喜

谈人物轶事ꎬ 也热中拼凑历史的原貌ꎮ 张中因富有神通能力ꎬ 增添人们的

新闻话题与想象空间ꎬ 成为大家乐此不疲的讨论人物之一ꎮ

自宋濂撰写 «张中传» 百年后ꎬ 几乎无人提及张中ꎬ 惟有杨溥 (１３７２—

１４４６) 在 «禅玄显教编» 里书写其事迹ꎮ «禅玄显教编» 一书ꎬ 是杨溥搜

录自明初以来ꎬ 包含周颠、 冷谦与张三丰等二十余位佛老宗教人士的稗

乘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杨溥撰写周颠掌故时ꎬ 内文几乎誊抄自 «太祖实录»

与 «御制周颠仙人传»ꎻ 撰写张中事迹时ꎬ 则未参看旧文ꎬ 甚至为张中生

平提出新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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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冠道人ꎬ 有道之士也ꎬ 尝相上宜居九五之尊ꎮ 上即位ꎬ 召至问

以国祚事ꎬ 但云: “过唐不及汉ꎮ” 复大书一 “顺” 字授帝ꎮ 后辞入

山ꎬ 不知所在ꎮ 今传 «铁冠道人歌» 一篇ꎮ①

从本则新事例来看ꎬ 发生背景在太祖即位前后ꎮ 但最大的问题在占卜谶语

“过唐不及汉” 失准ꎬ 实际上唐朝国祚比明朝长ꎬ 若扣除武曌 (６２４—７０５)

称帝十五年 (６９０—７０５)ꎬ 才可能符合谶语ꎬ 称此为 “占验奇中”ꎬ 难以令

人信服ꎮ 而 “过唐不及汉” 之图谶ꎬ 在宋初即已流行ꎻ② 而本则掌故ꎬ 与

宋以后传闻 “真宗问陈抟 (８７１—９８９) 国祚” 的故事相似ꎬ③ 使得张中在

«禅玄显教编» 记载内容真实性大打折扣ꎮ

从 “附表: 张中事迹典籍表” 来看ꎬ 从杨溥之后ꎬ 仅有程敏政

(１４４５—１４９９)、 王鏊 (１４５０—１５２４) 二人提及铁冠道人之名ꎬ 但均未加以

描述ꎮ 都穆 (１４５８—１５２５) «都公谭纂» 实为明正德之后ꎬ 书写张中生平

的第一本论著ꎬ 该书对张中描述ꎬ 与前代大相径庭:

铁冠道人张景华者ꎬ 精天文地理之术ꎮ 太祖与陈友谅战鄱阳湖ꎬ

以道人从ꎮ 友谅中流矢死ꎬ 两军莫之知ꎬ 道人望气ꎬ 语上曰: “友谅

死矣ꎮ” 使上作文遥望祭之ꎬ 陈军夺气ꎬ 战遂败ꎮ 上定鼎金陵ꎬ 其相

地多出道人ꎮ 道人尝结庐钟山下ꎬ 梁国公蓝玉一日乘间访之ꎬ 道人野

服出迎ꎬ 玉戏之曰: “脚穿芒履迎人ꎬ 足下无履ꎮ” 时玉以椰子瓢饮ꎮ

道人答云: “手执椰杯劝酒ꎬ 尊前不钟ꎮ” 盖密寓讥讽之意ꎮ 玉武臣勿

悟ꎬ 相与一笑而散ꎮ 不久玉果被祸ꎬ 而道人之言始验ꎮ 道人一日无故

投大中桥水而死ꎬ 后潼关守臣奏有铁冠道人者ꎬ 以某日过关计之ꎬ 即

投水之日也ꎮ 盖异人云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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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公谭纂» 比宋濂 «张中传» 多三则张中事例: 协助南京相地、 预测蓝

玉案以及水行遁去ꎮ «都公谭纂» 多记元明以来、 嘉靖以前的稗官野史ꎬ

颇多荒渺不经与不近常理之事ꎬ 而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评为 “不足征

信”ꎮ① 本则掌故虽难辨真伪ꎬ 但内容浅白易读ꎬ 字里行间颇能彰显张中、

蓝玉性格ꎮ 都穆亦未对人物妄加评断ꎬ 倾向让历史自明ꎮ

嘉靖时期的部分文士ꎬ 对笔记小说并未嗤之以鼻ꎬ 如郑晓 (１４９９—

１５６６) 尝言: “近记时事小说书数十种ꎬ 大抵可信者多ꎮ”② 当时江南一带ꎬ

撰写稗史风气鼎盛ꎬ 陆粲 (１４９４—１５５１) 与都穆熟识ꎬ 为苏州长洲同乡ꎻ

其弟陆采 (１４９７—１５３７) 具都穆女婿、 门人二身份ꎬ 并参与 «都公谭纂»

编次ꎬ 陆粲不免受到这些风气影响ꎬ 在作品风格、 内容选材与都穆颇为相

近ꎬ 因而陆粲的 «庚己编»ꎬ 以记载奇幻之事传世有名ꎬ 而被王世贞

(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评为 “好怪而多诞” 的书籍ꎮ③

«庚己编» 顾名思义ꎬ 撰写于庚午至己卯十年间 (正德五年至十四年ꎬ

１５１０—１５１９)ꎬ 为陆粲年轻时未中进士前的力作ꎬ④ 撰写时间稍晚于都穆ꎮ

若以 «铁冠道人» 一文与都穆对照ꎬ 除承袭都穆记载外ꎬ 亦有大量的补阙

拾遗:

铁冠道人张景和者ꎬ 江右之方士也ꎮ 道术甚高ꎬ 人不能测ꎮ 太祖

皇帝初驻滁阳ꎬ 道人诣军门谒ꎬ 言于上曰: “天下淆乱ꎬ 非命世之主ꎬ

未易安也ꎬ 以今观之ꎬ 其在明公乎!” 上问其说ꎬ 对曰: “明公龙瞳凤

目ꎬ 状貌非常ꎬ 贵不可言ꎮ 若神采焕发ꎬ 如风扫阴翳ꎬ 即受命之日

也ꎮ” 上奇之ꎬ 留于幕下ꎬ 屡从征伐ꎮ 􀆺􀆺尝游鸡鸣山寺ꎬ 时上以剎

宇高瞰大内ꎬ 欲毁而更置之ꎬ 犹未言也ꎬ 道人忽谓寺僧曰: “圣上有

意毁汝寺ꎬ 来日当临幸ꎬ 汝等于中道遮诉之ꎬ 庶可免也ꎮ” 僧素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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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ꎬ 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数里以候ꎬ 驾至ꎬ 僧拜恳不已ꎮ 上讶曰: “我

无此心ꎬ 若辈何以妄诉?” 僧曰: “此铁冠道人教臣等耳ꎮ” 上异之ꎬ

遂止不毁ꎮ 初ꎬ 徐武宁王为列将时ꎬ 道人谓之曰: “公两颧赤色ꎬ 目

光如火ꎬ 官至极品ꎬ 所惜者仅得中寿耳ꎮ” 后果以五十四而薨ꎮ 􀆺􀆺

道人居都下数年ꎬ 一旦ꎬ 无故自投于大中桥水死ꎮ 上命求其尸ꎬ 不

获ꎬ 已而潼关守吏上奏云: “某月日铁冠道人策杖出关ꎮ” 计之ꎬ 正其

投水之日也ꎮ 由是讫不复见云ꎮ①

陆粲以五百多字撰写铁冠道人传记ꎬ 逾都穆一文多三百余字ꎬ 主要强调三

方面: 一是彰显张中道数高强ꎬ 道破朱元璋欲毁鸡鸣山寺心迹ꎬ 寺观得以

保全ꎮ 二是增补张中的相面能力ꎬ 强化朱元璋的天命神授ꎮ 三则补阙张中

生平始末ꎬ 使传记臻于完善ꎮ 大体而言ꎬ 正德以后史籍里对张中的记载ꎬ

仍不出都穆、 陆粲二文范围ꎬ 并为抄录的原本ꎮ

统整明中叶迄至清初的文史学家对张中的撰述ꎬ 主要针对张中究竟从

何而来、 往哪里去以及预言事件等三部分较感兴趣ꎮ 归纳所有讨论文本内

容ꎬ 可整汇出三个讨论结果ꎬ 与明初典籍的记载截然不同:

(一) 相遇时间推算到至正十三、 十四年

此类典籍强调张中与朱元璋的相遇ꎬ 以及张中透过相术ꎬ 告知朱元璋

的不凡之处ꎮ 明代中后期的史家ꎬ 认为张中早在至正十三年 (１３５３)ꎬ 朱

元璋 “初驻滁阳” 时ꎬ 就透过武将引荐而相识ꎮ 当时朱元璋仍为郭子兴

(１３０２—１３５５) 部将ꎬ 于该年取得滁州ꎬ 是朱元璋的第一个据点ꎬ 因威名

日著ꎬ 才有张中求见ꎮ 陈建 (１４９７—１５６７) «皇明启运录» 虽未有二人相

识地点、 如何相识原因ꎬ 却记录二人相识时间为至正十四年 (１３５４) 十

月ꎮ 也就是时间提早八至九年ꎬ 把地点从江西改为安徽ꎬ 并省去举荐人邓

愈之名ꎬ 更具体言明张中预言 “受命应在千日内”ꎮ② 此类记载内容ꎬ 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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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陆粲一文而加以改编ꎮ

(二) 预言蓝玉案、 靖难之役

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ꎬ 朱元璋以蓝玉谋反的罪名ꎬ 趁机诛杀开国功

臣ꎬ 为明初四大案之一ꎮ 即使今日都无法厘清蓝玉罪状ꎬ 但当时仍热中讨

论这类禁忌话题ꎮ 因此都穆藉以张中之口ꎬ 隐喻蓝玉性格骄矜是大祸临头

的关键ꎮ 蓝玉案的确是当时的禁忌、 热门话题ꎬ 因而许多典籍加以记载、

讨论ꎬ 如成书略早于 «庚己编» 的 «客座新闻»ꎬ 沈周 (１４２７—１５０９) 搜

录一则 «术士胡日星祸验»ꎬ 是胡日星预测自己与蓝玉同日被杀的事件ꎮ

此条虽经王世贞 (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考证ꎬ 与蓝玉被诛的时间不符ꎬ 但因此议

题人物有讨论热度ꎬ 同时具有警世作用ꎬ 避免臣民僭越逾分ꎬ 稳固朱明王

朝统治ꎮ

至于当时明人最津津乐道的另一议题ꎬ 则是 “靖难之役”ꎬ 也藉由张

中事迹带动讨论风气ꎮ 如徐学聚在 «国朝典汇» 记载ꎬ 张中曾对洪武后期

的时局加以预言ꎬ 口中说到: “戊寅闰五龙归海ꎬ 壬午青蛇火里逃ꎮ”① 戊

寅年是洪武三十一年 (１３９８)ꎬ 为朱元璋驾崩之年ꎬ 壬午年则为建文四年

(１４０２)ꎬ 也是惠帝在位最后一年ꎮ 词句呼应惠帝亡于宫中火起之说ꎬ 文中

却以 “逃” 字ꎬ 表明事有蹊跷ꎬ 生死似乎是未定之天ꎬ 颇引人遐思ꎮ

亦有史家巧妙地将这段史实填补于张中的生平事迹之中ꎮ 如相传朱棣

(１３６０—１４２４) 发动靖难ꎬ 惠帝起兵讨燕ꎬ 曾有道士于路途喃喃自唱: “莫

逐燕ꎬ 逐燕日高飞ꎬ 高飞上帝畿ꎮ”② 因而清康熙年间编纂的 «江西通志»ꎬ

就补入 “建文时在金陵复见张中” 的传闻ꎬ③ 指称此名道士就是张中ꎬ 更

增添人们的想象ꎬ 对张中的道术更加崇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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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水地点为大中桥

朱元璋对待功臣严酷ꎬ 张中如何全身而退ꎬ 颇令明人好奇ꎮ 都穆、 陆

粲等人记录张中事迹ꎬ 也试图对张中生平作一结尾ꎮ 因此ꎬ 描述张中无故

自南京大中桥投水而死ꎬ 未寻获遗体ꎮ 不久后潼关守官却奏称ꎬ 曾目睹某

日铁冠道人策杖出关ꎬ 时间恰为投水之日ꎬ 陆粲绘声绘影ꎬ 彷佛描述得煞

有其事ꎮ 都穆等人选择 “大中桥” 作为张中告别尘世的场域ꎬ 颇富代表意

义: 大中桥是南京重要津桥ꎬ 商贾、 旅人往来频繁ꎬ 恰可为历史事迹的见

证人、 传播者ꎻ 另外ꎬ 它是仙术的展示场所ꎬ 如南都人熟知的 “尹蓬头”ꎬ

亦曾在此被人看出不凡之处ꎮ① 张中以 “水行遁术” 告别朱元璋ꎬ 符合自

身 “仙道” 风格ꎬ 也让一生更添神秘色彩ꎮ

张中传记的流行ꎬ 与当时流行私家著史、 撰写人物传记有很大的关

连ꎮ 这些稗乘谈论的掌故ꎬ 却被搜罗在 «靳史» «国朝典汇» 等史书中ꎬ

因其所记载的内容是当时朝野、 士庶乐于谈论的焦点话题ꎮ 官史的缺漏ꎬ

给予野史掌握诠释权的可趁之机ꎮ 靖难后得位的朱棣ꎬ 并不修纂建文实

录ꎬ 造成明代文学、 史学记录的长期空窗ꎬ 部分内容甚至与史实不符ꎬ 因

此 “补阙” 成为此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ꎮ②

清初出版的 «铁冠图全书»ꎬ 该书虽以 “铁冠” 为名ꎬ 却以谐音隐喻

人物ꎬ 把铁冠道人改名为 “张冲”ꎬ 字也被更为 “子华”ꎮ 该书以铁冠道人

为朱元璋作图占卜国祚为楔子ꎬ 主要叙述闯王李自成 (１６０６—１６４５) 的崛

起与殒落ꎬ 终则明亡清兴ꎬ 使得铁冠道人的占验成真ꎮ③ «铁冠图全书» 不

以张中为主角ꎬ 但却藉由张中的预言、 占验ꎬ 形塑张中预知生死、 洞悉古

今的仙人形象ꎬ 实与明中叶如王鏊等人将其与周颠、 张三丰归于仙道一

门ꎬ 塑造的形象有关ꎻ④ 其料事如神的预言能力ꎬ 经由小说家渲染后ꎬ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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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１９７８ 年版ꎬ 第 ２７ 页: “若神仙者ꎬ 谓之有ꎬ 则平生未之见ꎻ 谓之无ꎬ 则古今所传奇踪异迹不可

胜纪ꎮ 国初周顚仙、 张铁冠、 张三丰ꎬ 灼灼在人耳目ꎮ”



仙风道骨ꎬ 更显得高深莫测ꎬ 事迹透过各类小说在民间传开ꎮ 在郑晓别出

心裁ꎬ 增补太祖 “手饼食未半ꎬ 即赐道人” 的事迹ꎬ 预知洪武、 建文事应

验后ꎬ 出现 «缺饼歌» 谶语ꎬ 使得张中形象可与刘基同列ꎬ 成为明代另一

位 “神机妙算” 的代表人物ꎮ

四　 张中传记的考订

综观明代典籍ꎬ 对张中的记述有不少谬误ꎬ 有两部分值得深究: 首

先ꎬ 在名号上ꎬ “张中” 之名除少数误写为张忠或傅中外ꎬ① 大致无误ꎮ 明

人多对 “字” 有较大分歧ꎬ 分成两类: 一类主张字 “景华”ꎬ 以宋濂 «张

中传» 为代表ꎬ «都公谭纂» «七修类稿» «孤树裒谈» «抚州府志» 与

«明史» 等书均是相同记载ꎻ 另一派则写为 “景和”ꎬ 以 «太祖实录» 为

代表ꎬ «庚己编» «今言» «国朝典汇» «靳史» 和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

等书均依此载录ꎬ 且数量较记 “景华” 者多ꎮ 追查二类抄录原本ꎬ 无论是

宋濂 «张中传» 或 «实录»ꎬ 均具一定可信度ꎬ 实难辨正ꎻ «都公谭纂»

«庚己编» 二书罕见的各执一词ꎮ 或如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 所列 “张中

字景华ꎬ 一字景和” 以备异ꎮ②

在称号上ꎬ 明代前后期称呼不一ꎮ 张中因常戴铁冠ꎬ 明初人称 “铁冠

子”ꎬ 故 «明实录» 等书多以 “张铁冠” 称ꎬ③ 并未加以 “道人” 称ꎮ 世

宗以后ꎬ 随着道家思想的弥漫ꎬ 张中道术被渲染ꎬ 正德、 嘉靖以后的典

籍ꎬ 如都穆在 «都公谭纂» 里ꎬ 就以 “铁冠道人” 称呼张中ꎬ④ 尔后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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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驾原本姓名ꎬ 世人多知铁冠道人ꎬ 而不知其名讳ꎬ① 也成为史上最为熟

知的 “铁冠道人”ꎮ②

其次是鄱阳湖之战的时间恐有谬误ꎬ 可根据钱谦益 (１５８２—１６６４) 的

考察加以论证:

又 «实录» 纪辛卯之战ꎬ 廖永忠等六舟深入ꎮ 而 «铁冠子传» 则

云: “己丑ꎬ 战湖中之康郎山ꎬ 常忠武王深入ꎬ 虏舟数四围之ꎬ 佥以

为不可救ꎮ” 上曰: “勿忧也ꎬ 亥时当自出ꎮ” 如期果出ꎬ 连战辄大胜ꎮ

伪五王陈友仁及将士溺死者无算ꎮ 辛卯、 己丑ꎬ 相去又三日ꎮ 三文皆

出宋学士手笔ꎬ 不知何以与国史错互如此ꎬ 更相考之ꎮ③

查 «太祖实录» 记载: “辛卯ꎬ 复联舟大战ꎬ 俞通海、 廖永忠、 张兴祖、

赵庸等以六舟深入ꎬ 敌连大舰拒战ꎬ 我师望六舟无所见ꎬ 谓已陷没ꎮ”④ 确

为辛卯日ꎬ 但宋濂却记 “己丑日”ꎬ 钱谦益不解竟有如此错误ꎮ

«太祖实录» 为解缙 (１３６９—１４１５) 等人于永乐元年 (１４０３) 奉旨重

修ꎬ 晚出于宋濂一文ꎬ 平心而论ꎬ 宋濂之误尚可体谅ꎬ 肇因于宋濂撰写

«张中传» 的目的ꎬ 奉旨抄录、 传播张中的奇人异闻ꎬ 凸显朱元璋的天命

所归ꎮ «太祖实录» 为明代最重要的官修编年体史书ꎬ 除记述朱元璋的众

望所归ꎬ 更强调史事人、 时、 地的确切性ꎬ 如宋濂文中声称ꎬ 张中 “五十

日当大胜ꎬ 亥、 子之日获其首领” 之说ꎬ «实录» 则改为 “ (壬) 戌、

(癸) 亥之日”ꎬ 足见史官考史用心ꎬ 并非只是传抄、 誊录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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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５１ 页ꎮ



除传抄张中事迹外ꎬ 我们亦可透过典籍查察张中的人际往来ꎬ 是本文

值得深入探研的焦点ꎮ 张中个性玩世不恭ꎬ 为人狷介寡合ꎬ 正史虽未明言

其交友状况ꎬ 仍可根据典籍推敲ꎬ 除宋濂自承二人为旧识外ꎬ 颇多稗史均

提及贝国器曾与张中交往、 共游ꎮ 贝国器生平 «实录» «明史» 均未载ꎬ

笔记小说亦未记录ꎬ 反而见于 «名山藏» «石匮书» 与 «罪惟录» 等晚明

私家修史中ꎬ 查继佐 (１６０１—１６７６) «罪惟录» 则将贝国器的介述ꎬ 附于

«张中传» 后ꎬ 足见两人事迹相类ꎮ

对于贝国器事迹ꎬ 这些典籍记载内容相仿ꎮ 根据记载ꎬ 贝国器为温州

郭溪人ꎬ 寓居海宁ꎬ 以异术闻名ꎬ 甚至可以缩骨藏于笥中ꎮ 以 «名山藏»

的记载ꎬ 或窥见二人交友情况:

吴元年ꎬ 与铁冠道人游白下ꎬ 同宿ꎬ 值高皇帝微行ꎬ 假榻焉ꎮ 因

无枕ꎬ 以斗为枕而寝ꎮ 国器夜出视天ꎬ 曰: “帝星临斗ꎮ” 上遽昂首听

之ꎮ 铁冠曰: “尚离尺余也ꎮ” 上大惊ꎮ 明日召二人至ꎬ 问国器以国

号ꎬ 对曰: “当是大明ꎮ” 问铁冠以年号ꎬ 对曰: “当是洪武ꎮ” 皆上心

所默定者ꎬ 益异焉ꎮ 然恐其惑众ꎬ 将杀之ꎬ 俄而隐形ꎬ 去不复见ꎮ①

贝国器与张中同游共眠ꎬ 可见交情匪浅ꎮ 但本则掌故在字里行间ꎬ 并无

朱、 张二人早已熟识的证据ꎮ 张中协助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后不久ꎬ 就隐遁

不问世事ꎬ 若与朱元璋偶遇南京ꎬ 岂有不行礼之理? 再者ꎬ 自至正二十二

年至吴元年 (至正二十七年ꎬ １３６７) 已五年余ꎬ 君臣二人言谈间不见热

络ꎬ 仅因窥探天机就亟欲除之而后快ꎬ 不太符合常理ꎮ 最后ꎬ 根据黄景昉

(１５９６—１６６２) 的考察ꎬ 此轶事可能来自 “汉武帝微行故事” 而稍加修

饰ꎬ② 使得本则记载仍须存疑ꎮ

若先从宗教人物思考ꎬ 随着佛教中国化影响ꎬ 释道观念相互吸收、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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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ꎬ 因此周颠、 月庭二和尚ꎬ 也可能曾与张中往来ꎮ 周颠为僧侣ꎬ 与张中

同为江西人ꎬ 在鄱阳湖之役中ꎬ 二人随侍朱元璋ꎬ 与众人群策群力、 通力

合作ꎬ 终能克敌致胜ꎮ① 虽未有二人相与交游的官方记录ꎬ 但身为策士、

术士ꎬ 又同为击败陈友谅的功臣ꎬ 从 «太祖实录» 将二人事迹ꎬ 记载 “至

正二十三年八月” 同卷中ꎬ 应可合理推测二人相识ꎮ

至于月庭和尚ꎬ 郑晓 «今言» 曾记载其任用与陨落:

越国公守兰溪ꎬ 获月庭和尚ꎬ 检囊中有天文地理书ꎬ 越国公留之

帐下ꎮ 上征婺州ꎬ 越公与月庭见上ꎬ 并上其书ꎮ 上喜问月庭师何人ꎮ

曰: “师龙游朱德明ꎮ” 德明精于天文ꎮ 及得婺州ꎬ 立观星台ꎬ 上与月

庭夜登台观天象ꎮ 令长发为娶妻ꎮ 月庭与铁冠道人议论时不合ꎬ 又出

语犯上ꎬ 安置和州ꎮ 参军郭景祥奏和尚怨谤ꎬ 遣人至和州杖之死ꎮ②

月庭和尚精通天文ꎬ 被胡大海 (? —１３６２) 推荐给朱元璋ꎬ 刘基、 宋濂等

人亦为其所荐ꎬ 因此月庭和尚曾得朱元璋器重ꎮ 但月庭性喜直言ꎬ 不善人

处ꎬ 最后沦为杖死命运ꎮ 此轶事多数史籍未载ꎬ 月庭与张中仅能称为同

僚ꎬ 难以看出二人情谊ꎮ

亦可从文人集团思考张中的人际网络ꎮ 唐文凤曾撰写 «鲍颎行状»ꎬ

文中记载洪武元年时朱元璋与群臣登钟山的事迹:

一日ꎬ 上登钟山ꎬ 命词臣扈从ꎮ 上御拥翠亭ꎬ 给笔札即景赋诗ꎮ

公与翰林朱升、 张以宁、 秦裕伯、 起居单友中、 李某、 铁冠道人俱应

制ꎬ 上亲倡和ꎮ③

太祖兴之所致ꎬ 提笔赋诗ꎬ 要求随行官员鲍颎 (? —１３７１ )、 秦裕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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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５—１３７３)、 朱升 (１２９９—１３７０)、 张以宁 (１３０１—１３７０)、 单友中等人

应制ꎮ① 这些文臣中ꎬ 鲍颎曾编修 «元史»ꎬ 为翰林院编修ꎬ 太祖亦曾垂问

鲍颎南京宫殿规划意见ꎬ 与张中同ꎮ 至于秦、 朱、 张三人学养醇厚ꎬ 秦裕

伯更以诗文成名ꎮ 张中能与这批文学之士一起应制赋诗ꎬ 表明不仅通晓术

数ꎬ 文才颇受肯定ꎮ 或可推测张中与上述文臣相熟ꎬ 本行状亦是张中在明

建国初年的活动证明ꎮ

程敏政辑撰的 «新安文献志»ꎬ 可能是最早记录此事迹的史籍ꎬ 何孟

春 (１４７４—１５３６) 亦摘抄此轶事ꎮ② 若考察鲍、 唐二人检视史料真实性ꎬ

明代典籍对鲍颎着墨不多ꎬ 无法得知其生平ꎬ 此行状记载最为详尽ꎻ 虽未

有唐文凤传记ꎬ 透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记载得知ꎬ 唐文凤为江西兴国

知县ꎮ③ 辅以 «明史» 参照ꎬ 发现值得玩味之处: 如 «秦裕伯传» 记载:

“洪武元年􀆺􀆺与张以宁等扈从ꎬ 登钟山拥翠亭ꎮ” 并强调 “甚见宠待”ꎮ④

察看 «张以宁传» «秦裕伯传» 二文ꎬ 亦有登山之实ꎬ 却无张中之名ꎬ 而

«张中传» 亦未记载此事ꎬ 张中似乎并未列名于出游词臣ꎮ 若考虑史籍付

梓时间ꎬ «新安文献志» «余冬序录» 早出于 «明史»ꎮ 但清朝张廷玉

(１６７２—１７５５) 等人纂修正史时ꎬ 并未全文援引ꎬ 而将张中事迹抹去ꎮ 因

而本文采纳程敏政等人所记ꎬ 认为张中曾与鲍颎、 秦裕伯和朱升等人交

游ꎬ 并参与这场君臣间的文娱活动ꎮ

五　 结语

金庸小说中ꎬ 铁冠道人受瞩目的程度ꎬ 逊于同列 “五散人” 的说不

得、 冷谦等人ꎬ 但在元末明初时期却是确切存在的人物ꎮ 张中因进士不

第ꎬ 纵情于山水ꎬ 奇遇异人传授术数ꎬ 自此改变一生ꎬ 拜入朱元璋帐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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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等: «明史» 卷二八五 «秦裕伯传»ꎬ 第 ７３１７ 页ꎮ



成为协助击败陈友谅的重要谋士ꎬ 是人生的颠峰时期ꎬ 但不久后便辞官隐

世ꎬ 不知所踪ꎮ 宋濂身为张中友人ꎬ 提笔撰写 «张中传»ꎬ 将其事迹流传

后世ꎮ

尽管有宋濂 «张中传» «太祖实录» 与 «明史􀅰张中传» 等官方史书

记载张中事迹ꎬ 但内容不尽相同ꎬ 如在名字上有景华、 景和之别ꎬ 别号亦

有铁冠子、 铁冠道人之异ꎬ 说法莫衷一是ꎮ 而在鄱阳湖之役中ꎬ 宋濂 «张

中传» 所记述的时间与史实不符ꎬ «太祖实录»、 钱谦益均以加以考究其讹

误ꎮ 然而ꎬ 宋濂著述的目的着重记事ꎬ 记录 “占验奇中” 的异人张中ꎬ 叙

述曾经协助朱元璋的谋臣张中ꎬ 考证史实并非要务ꎮ

迄至正德以后ꎬ 政治控制力薄弱ꎬ 文士有心于著述ꎬ 关怀奇人轶闻ꎬ

并藉以 «都公谭纂» «庚己编» 与 «今言» 等书推波助澜ꎬ 张中事迹再度

跃上台面ꎮ 因而文人、 史家试图重新建构张中人生: 在生平上ꎬ 将朱元

璋、 张中相遇时间ꎬ 从至正二十四年提早到至正十三、 十四年间ꎬ 并将

“大中桥投水” 作为人生谢幕ꎬ 充满传奇色彩ꎮ 此外ꎬ 为强化预知能力ꎬ

将蓝玉案、 靖难之役适时的点缀到人生事迹之中ꎬ 强化人物形象ꎮ 清初的

«铁冠图全书» 更是将张中形象推至高峰ꎬ 张中骤变为洞烛机先的高人ꎮ

大体来说ꎬ 明朝的历代典籍ꎬ 试图塑造一个 “通天文、 晓历数” 的铁冠道

人ꎬ 其形象则是朝着方士、 谋臣、 仙人的身分逐渐转变ꎮ

若以 “附表: 张中事迹典籍表” 思考张中的相关记载ꎬ 我们可略知明

代中后期文人、 史家较着重 “记录” 职能ꎬ 他们竭力拼凑明初以来残缺不

全的张中传记ꎬ 有些人竭尽搜罗轶事ꎬ 向往传播新闻ꎬ 亦有些人重视赓续

历史ꎬ 均是士民对求取新知渴望的体现ꎮ 在张中记载上ꎬ 尽管补阙部分生

平ꎬ 但显然缺少考辩ꎬ 更遑论详加论赞ꎬ 使得真实的张中事迹更加扑朔迷

离ꎮ 尽管如此ꎬ 在这些记录中ꎬ 却也保留部分历史真相ꎬ 如太祖早期十分

仰赖术士的卜筮星命之术ꎬ 亦可窥见明中期的社会风貌ꎬ 实具有一定的史

料价值ꎮ

本文藉由 «新安文献志» 等书对比后发现ꎬ 看到一则曾经被淹没的历

史事实: 一个与明太祖及其词臣同登钟山应制赋诗的张中ꎬ 一个原本习儒

应举ꎬ 因落第而投身术数的张中ꎬ 却在一场君臣同欢的文娱活动中ꎬ 展现

不同于方士身分的儒生风采ꎮ 这都应该归功于明中后期各类史家对张中书

􀅰７８１􀅰

■ ■ 明中叶后人物传记的撰写与传钞: 以张中为例



写和传抄ꎮ 铁冠道人张中在明代前后期书内容变动颇大ꎬ 可能肇因好事者

的狗尾续貂ꎬ 也可能是史料、 事证的新发现ꎬ 使得张中在开国后、 隐遁前

的史载空白得以完整ꎬ 接续未完的传奇篇章ꎮ

(作者单位: 台湾文藻外国语大学)

　 附表　 明朝至清乾隆时期 (１３６８—１７９９) 记载张中事迹典籍表

作者 书名 备注

明􀅰宋濂

(１３１０—１３８１)
«銮坡前集» 卷九 «张中传» 明朝最早的张中传

明􀅰解缙 (１３６９—１４１５)
等重修

«明太祖实录»

明􀅰杨溥

(１３７２—１４４６)
«禅玄显教编»

明􀅰程敏政

(１４４５—１４９９)
«新安文献志»ꎬ 卷九五下

«行实»

另一著作 «唐氏三先生

集»ꎬ 卷二八 «明故耀州

同知尚褧鲍公行状» 记载

相同

明􀅰王鏊

(１４５０—１５２４)
«震泽长语»

明􀅰都穆

(１４５９—１５２５)
«都公谭纂»ꎬ 卷上 明中叶最早撰写张中传记

明􀅰陈槐

(１４７０—?)
«闻见漫录» 内容似周颠传

明􀅰何孟春

(１４７４—１５３６)
«余冬序录»ꎬ 卷二五 «厉

辜»
与 « 新 安 文 献 志 » 记

载同

明􀅰郎瑛

(１４８７—１５６６)

«七修类稿»ꎬ 卷九 «国事

类􀅰 周 张 二 仙 »、 卷 二 四

«辩证类􀅰郭四箭»

明􀅰陆粲

(１４９４—１５５２)
«庚巳编»ꎬ 卷七 «铁冠道

人»

􀅰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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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书名 备注

明􀅰李默

(１４９４—１５５６)
«孤树裒谈»ꎬ «太祖上之上» 出自 «余冬序录»

明􀅰施显卿

(１４９４—?)
«奇闻类纪摘抄»

明􀅰陈建

(１４９７—１５６７)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ꎬ 卷一

«皇明启运录»ꎬ «太祖高皇

帝»

明􀅰郑晓

(１４９９—１５６６)
«今言» 第一百九十六、 三

百一十九则

部分内容摘抄程敏政

与 «澹泉笔述»ꎬ 卷一一

«铁冠道人» 记载相同

记载 «缺饼歌» 典故

明􀅰黄光升

(１５０６—１５８６)
«昭代典则»ꎬ 卷六 节录宋濂原文

明􀅰高岱

(１５０８—１５６７)
«鸿猷录»ꎬ 卷一 «集师滁

和»

明􀅰陈绛

(１５１３—１５８７)
«辨物小志»

明􀅰王世贞

(１５２６—１５９０)

«明朝通纪会纂»ꎬ 卷一 «明
纪􀅰太祖焉皇帝»

«弇州山人四部续稿»ꎬ 卷八

五 «文部»

«弇州史料前集»ꎬ 卷二五

«浙三大功臣􀅰刘基传»

明􀅰李贽

(１５２７—１６０２)
«续藏书»ꎬ 卷二 «开国名

臣􀅰靑田刘文成先生»

明􀅰劳堪

(１５２９—１６１６)
«国朝宪章类编»ꎬ 卷一 «开
国»

«明史» 与其记载同

明􀅰严从简

(１５２９—?)
«殊域周咨录»ꎬ 卷一六 «北
狄»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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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书名 备注

明􀅰凌迪知

(１５３２—１６０１)
«万姓统谱»ꎬ 卷四〇、 卷

九五

明􀅰王文禄

(１５３２—１６０５)
«竹下寤言»ꎬ 卷二 «虚受

篇»

明􀅰唐鹤征

(１５３８—１６１９)
«皇明辅世编»ꎬ 卷一 «刘诚

意基»

明􀅰焦竑

(１５４０—１６２０)

«国朝献征录»ꎬ 卷七九 «张
中传»

搜录宋濂原文

«玉堂丛语»ꎬ 卷八 «志异»

明􀅰尹守衡

(１５４９—１６３３)
«皇明史窃»ꎬ 卷一

明􀅰江盈科

(１５５３—１６０５)
«皇明十六种小传»ꎬ 卷三

«铁冠道人»

明􀅰徐学聚

(１５５６—?)

«国朝典汇»ꎬ 卷一三四 «礼
部􀅰释教»、 卷一三六 «礼

部􀅰异术»

部分内容与 «今言» «国
朝典故» 相仿

明􀅰朱国祯

(１５５７—１６３２)
«涌幢小品»ꎬ 卷二九 «全真

教»

明􀅰何乔远

(１５５８—１６３２)
«名山藏»ꎬ 卷一〇三 «方外

记􀅰张中»

明􀅰陈继儒

(１５５８—１６３９)
«太平清话»

«笔记»ꎬ 卷一

明􀅰徐 (火勃)
(１５６３—１６３９)

«笔精»ꎬ 卷七 «铁冠道人»

明􀅰顾起元

(１５６５—１６２８)
«客座赘语»ꎬ 卷二 «铁冠道

人»、 卷八 «吴八绝»

明􀅰葛寅亮

(１５７０—１６４６)
«金陵梵刹志»ꎬ 卷三九 «碧
峰寺起止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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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书名 备注

明􀅰冯梦龙

(１５７４—１６４６)

«古今谭概»ꎬ 卷二四 «酬嘲

部􀅰铁冠道人»
内容节录自 «庚己编»

«三遂平妖传»ꎬ 第三二回

«夙姻缘永儿招夫ꎬ 散钱米

王则买军»

明􀅰王思任

(１５７５—１６４６)
«谑庵文饭小品»ꎬ 卷四 «游
庐山记»

明􀅰黄景昉

(１５９６—１６６２)
«国史唯疑»ꎬ 卷一

明􀅰陈宏绪

(１５９７—１６６５)
«寒夜录»ꎬ 卷上

明􀅰沈国元 «皇明从信录»ꎬ 卷一、 卷四

明􀅰李绍文
«皇明世说新语»ꎬ 卷六 «术
解»

明􀅰佚名 «英烈传»ꎬ 卷一

明􀅰佚名 «秘阁元龟政要»ꎬ 卷五

明􀅰东鲁古狂生

«醉醒石»ꎬ 第一二回 «狂和

尚妄思大宝ꎬ 愚术士空设逆

谋»

明􀅰涂山 «明政统宗»ꎬ 卷一、 卷二

明􀅰查应光 «靳史»ꎬ 卷二六 «国朝»

明􀅰徐昌治 «昭代芳摹»ꎬ 卷一、 卷五

明􀅰徐象梅
«两浙名贤录»ꎬ 卷四九 «方
技»

明􀅰徐应秋
«玉芝堂谈荟»ꎬ 卷一七 «道
家南北宗»

明􀅰黄学海 «筠斋漫录»ꎬ 卷二 抄录自 «震泽长语»

明􀅰邓士龙
«国朝典故»ꎬ 卷四 «国初事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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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书名 备注

明􀅰梦觉道人

«三刻拍案惊奇»ꎬ 卷五第一

八回 «奇颠清俗累ꎬ 仙术动

朝廷»
改编陆人龙ꎬ «型世言»

明􀅰蔡邦俊
崇祯 «抚州府志»ꎬ 卷一七

«人道志九􀅰方外群贤传»
崇祯七年刊本

明􀅰蒋一葵
«尧山堂外纪»ꎬ 卷七九 «国
朝»

明􀅰蒋以化
«西台漫纪»ꎬ 卷一 «纪龙兴

略»

明􀅰颜季亨
«国朝武功纪胜通考»ꎬ 卷一

«征伪汉案»

明􀅰罗懋登

«三宝太监西洋记 通 俗 演

义»ꎬ 卷三第一二回 «张天

师单展家门ꎬ 金碧峰两班赌

胜»

明􀅰顾公爕 «消夏闲记摘抄»

清􀅰钱谦益

(１５８２—１６６４)

«国初群雄事略»ꎬ 卷四 «汉
陈友谅»、 卷一一 «河南扩

廓帖木儿»

«牧斋初学集»ꎬ 卷一〇二

«太祖实录􀅰辨证二»

清􀅰谈迁

(１５９４—１６５８)
«国榷»ꎬ 卷十

清􀅰陈弘绪

(１５９７—１６６５)
«寒夜录»ꎬ 卷上

清􀅰查继佐

(１６０１—１６７６)
«罪惟录»ꎬ 卷二六 «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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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书名 备注

清􀅰傅维鳞

(１６０８—１６６７)
«明书»ꎬ 卷一六〇 «周颠等

传»

清􀅰张廷玉

(１６７２—１７５５) 等

«明史»ꎬ 卷二九九 «张中

传»

清􀅰宋长白 «柳亭诗话»ꎬ 卷三 «舞马»

清􀅰张英
«渊鉴类函»ꎬ 卷三三一 «巧
艺部八􀅰算四»

清􀅰黄中 «黄雪瀑集»ꎬ «张中»

清􀅰萧智汉 «月日纪古»ꎬ 卷六 «六月» 节录宋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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